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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窗外滴答的雨声让室内格外安静，书架
上的一排书守候着我。读书人嘛，有一些书是很正常
的，除了滋养精神，最主要是丰富自己的眼界和头
脑。一般来说，经常读的，我会放在显眼的地方。我
的书大部分是自己精挑细选买的，少部分是参加活动
时作家赠送的。像这种落雨天读诗则是享受温柔时
光最好的方式。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本封面绿白相间
的诗集上，那是龚璇的诗集《灵魂犹在》。

前几年参加活动的时候，诗人龚璇给了我们每人
一本他的诗集《灵魂犹在》。现代诗歌百花齐放，各有
特色。作为苏州本土的诗人，他的诗歌更贴近我们苏
州人的心思，细腻、忧郁、纠缠、探索……在爱的光芒
里开出辨识度高的花朵。

就算他去异国他乡，落笔依旧孤清而悠扬，带着
江南的纯净。《伏尔塔瓦河的月亮》里“我，看不见天
鹅的忧伤，细雨，怯怯地收起湿淋淋的翼。”他的用
词、语境，仿佛自带光芒，不耀眼，不晦暗，就如褶皱
的水池，波光粼粼下，有一份烂漫和洒脱。我一直
觉得人的感官是相通的，这样的诗句，读着就像酣
睡后清醒过来，整个人都非常轻盈，如同飞跃到了
空中，可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那种愉悦让人难忘。

《巴黎，阿赫玛托娃，或情殇》里“用铅笔素描的身
姿，敞开全部的线条/有人想放空自己，让夜的伞骨/
收拢疲惫的雾霾”。诗人的语言张力恰到好处，松弛
中一股力量散发出独特的美。诗歌可以随性随心，如
果缺失了“灵”和“美”，不会让人铭记太久。

《铜观音寺，或光福塔》里“素净的内心，恐惧已是
阶下囚/一刹那，就有了光/甚至灌醉的风，也在空气
中暗虑/我不再与廉价的面具/计较与世共通的感
觉”。在苏州的寺庙中，诗人卸下戒备，情感像雨后的
天空，又像石上的清泉，那种灵动是从心底迸发出来
的。诗歌里，显露着诗人的处世情感与态度。

《写作者》里“挂钟已敲了十二下。有微微的风/
偷偷钻入门缝，一阵寒意/催促用少的时间，赶紧揪出
记忆/对上暗号。白纸黑字，守身如玉”。诗人真实地
将自己的写作过程描述出来，生动形象，文笔如刀。
写诗需要“磨”，诗人几十年的磨炼，已然自成风景。
坚持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修缮自己的思想，历练自
己的生命，将善良、执着、正直，转换成灯塔，引领着我
们对生活的憧憬、热爱与奋斗。

读诗集《灵魂犹在》，我仿佛回到学生时代，高中
课堂上，书籍高垒，我昏昏欲睡，听着老师不厌其烦地
一遍又一遍讲题。忽然画面一转，我坐上了一艘船，
一路航行，欣赏异国风光，直到将自己的心灵腾出空
间。我琢磨，可以有一段简单质朴的生活，不必再忍
受题海战术，不必再熬夜苦读，即使离群索居，我也不
怕，我有喜欢的精神食粮，不再无聊，这是多么幸运的
事情。

读书给了我们更通透的心态，庄子曰：“虚己以游
世，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灵魂犹在》是江南风骨
里的一道光，无论描述的是哪个城市，都有一股家的
味道，仿佛苏州人特有的品质，柔中带刚，含蓄，追求
品质。

感葛老天民先生拄拐杖、爬四楼，每月
必送《娄声》，而闻识了无锡国专的季老卫
东先生等太仓文化耆老和一众词家诗友，
印象深的至少有二十来个，因喜他们的为
人作品，登门拜访过若干，城里的葛老、季
老等自然不止一次。城外乡镇上的，当年
交通不便，记忆中也就直塘程永彬先生。
去他家，要走一段老街，拐个弯便到了。他
家有二三进，后通河，我们在临街的客堂上
闲坐，聊旧体诗的格律运用、题材的选择、
与外地诗人词友的交往，也聊直塘的历史、
古镇的保护、文化的传承。

我为何专程去程先生家，二十来年了，
记不太清，直接的是与《中华诗词》有关，但
是送还是取？真记不得了。记得的是那几
期上有他的作品。

《娄声》是张小报，每月一期，由太仓诗
词协会和沧江吟社联办，老革命葛天民主
持。报纸多发本地作家作品，有数十位，也
发些外地的，题材广泛，紧扣时政，影响上
佳。我认识龚道明先生就因《娄声》。

二十多年了，但记得很清楚，彼时的道
明先生已经两鬓花白，个头略高于我，衣着
普通，但很整洁，在诗社的聚会上。寒暄
中，我方知道明先生一直生活在鹿河乡
下。之前，我认为他与诗社的不少社员一
样，是个老师，或是文化工作者。

道明先生的整洁，给我留下了至深的

印象，在衣着，更在眉目，想来他该是修
过面的。修面是门老手艺，现在太仓城
里似乎已经绝迹，因为我曾专门打听过
多次。

一个清清爽爽的长者，这完全符合我
在未曾谋面时的想象，因为他的诗词是那
么的高洁、生动，富有生活情趣，尤其是他
的田园诗。

我认为道明先生的田园诗，或为当代
太仓诗人中写得最好的。甚至以我的学
识，我认为有不少诗几可与宋人相媲美，有
些若放在范成大的集子中，也很难甄别。
当然，也可能与我的鉴别能力有关。但对
前一判断，我有自信。

道明先生的田园诗词好在哪里？若放
在一周前让我说，“惭愧”。尽管我很推崇，
但我还真举不出实例，毕竟二十年了。我
只记得当年我也遵先贤所说，好记性不如
烂笔头，也曾抄录了不少。但是，今日，那
笔记本也不知到了哪了。可见，烂笔头也
有局限。但倘若，我也能如张溥一样，七录
七焚，或许也能记下几首，至少几句。但，
我终不是张溥，有点像苏东坡的儿子，愚且
笨。

好在学平兄前天转交了道明先生的新
诗集《拾尘琐影》。

按照道明先生的提示，先读序跋，再读
正文。一发不可收拾，诗词辞赋竟已读大

半，以为《五绝》《七绝》《七律》为上。现将
我喜欢的抄录于后，供日后把玩，也推荐给
同道者。

春日访渔家，桥西篙影斜。人舟皆不
见，摇动一溪花。——《春日》

雨后水平河，垂杨洒绿波。落花深处
里，谁在叩舷歌。——《雨后》

碧溪如镜翠萍开，岸上渔歌唤妹回。
才见垂柳深处动，一篙飞出绛云来。——

《渔家妹》
白衣仙子恋江村，疑是三生石上魂。

多谢年年来一次，心头池面各留痕。——
《白鹭》

田辟小楼东，栽花又种菘。行思沾露
绿，坐看抹霞红。

笔落白云外，诗吟明月中。篱门常不
闭，自有柳丝封。——《退休乐》

家住水村边，归来乐万年。夜看鱼吻
月，晨听鸟聊天。

求道翻经典，询农踏野田。江南多好
雨，剪取织诗篇。——《村居》

无心坐酒寮，举伞度村桥。细雨涓禾
叶，轻烟笼豆苗。

展眉天父乐，舒舌鸟儿娇。问我有何
欲，重阳多食糕。——《膏鱼》

好诗太多，不一一录了，好好珍藏《拾
尘琐影》便是。辞赋曲联就录一首谬赞本
人的于后。

花草作媒忙。园林识凤凰。几年来、
司纛文郎。恕我侯门青白眼，君说项、未能
忘。 娄水汇金仓。弇山画里藏。阅人间、
总是沧桑。喜见平阳扛鼎笔，调霞彩、织云
章。——《唐多令·敬赠汪放先生》

惭愧！谢君念旧。
十多年未见道明先生了，看书中介绍，

算来先生今年已八十又六了。真难想象，
他竟已是耄耋老人，而我也已两鬓花白，到
了当年我们相识时他的年纪。只是，我已
众病缠身，而道明先生依旧精力充沛。遵
君说，“调霞彩、织云章”，努力吧。

眼花，就掩卷。道明先生体格似乎并
不强壮，也不见出入庙堂。他一辈子诗意
栖居在乡野，然而活出了体面，活出了尊
严。我想他那魁梧的生命，当扎根于他丹
田处的诗书。又想，我认识的这群吟社老
人，都自洁自律，知简知退，从而保持了灵
魂的高洁。老了，好像一开始就老了，又好
像永远都是老而弥坚。如同我窗外的青
桐，“知时节”“乃发生”，烈日当空，浓荫遮
日；北风未起，黄叶尽褪。知冷知热，做最
应做的事。

眺望，想他站在长江的堤岸上，临风。
想他，在农家小院，莳花种菜。想他，舀一
勺清水，洗缨，涤足，年复一年。在朝露中，
在薄霞里。

安好啊，道兄。

去年十一月，我随市作家协会采风团踏上了寻访
红旗渠的旅程。秋日的太行山，层林尽染，柿子挂满
枝头，宛如一盏盏小灯笼，照亮了蜿蜒的山路。

1960年的秋天，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扛着铁锹、
钢钎，走进了太行山的褶皱深处。他们要在悬崖绝
壁上凿出一条“天河”。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有
的只是血肉之躯和坚定信念。在红旗渠纪念馆，我
看到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年轻人悬在峭壁上，腰间
系着粗麻绳，手持钢钎，正在凿击坚硬的岩石。他的
身影与巍峨的太行山融为一体，仿佛是山的一部分，
是山的魂。

沿着渠岸行走，不时能看到石壁上斑驳的凿痕。
这些深浅不一的痕迹，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见证。讲
解员告诉我，当年修渠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六两粗粮，
却要完成近十方土石的开凿任务。他们发明了“倒挂
金钟”的施工方法，像壁虎一样贴在峭壁上作业，有的
人不幸坠落，永远留在了这片大山里……

在青年洞前，我们一行驻足良久。同行的女同胞
们，志气昂扬地站在妇女突击队的红旗前，留下了感
动的倩影。此刻，我在铁匠铺端详着，想象着风箱呼
呼拉推着，炉火滋滋冒着火焰，铁匠师傅挥舞着铁锤
反复击打着开山的器具，似有千军万马在山谷里搏
击。这个长达616米的隧洞，是三百多名青年突击队
员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凿通的。洞内阴冷潮湿，石
壁上渗出的水珠滴答作响，仿佛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岁
月。昏暗的油灯下，年轻人挥汗如雨，叮叮当当的凿
石声在山谷中回荡。据说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只有十
七岁，正是憧憬未来的年纪，却甘愿将青春献给这项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秋日的阳光洒在渠水上，泛起粼粼波光。我蹲下
身，将手伸入渠中。水温微凉，却让我感到一种奇特
的温暖。这水，是林县人民用血汗换来的生命之源，
是十万修渠人用信念铸就的精神丰碑。

站在大山上，望着蜿蜒的红旗渠向远方延伸，这
也在暗示着：红旗渠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一个
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信念，再
高的山也能翻越，再硬的石头也能凿穿。只要渠在水
在，那么不屈的精神就会永远存在，这或许就是红旗
渠给予我们最宝贵的启示吧……

夕阳西下，我们沿着堤岸慢慢往回走，耳边似乎
又响起了那首老歌：“红旗渠，红旗渠，你是太行山上
的明珠……”歌声中，我看到一群年轻人扛着工具，唱
着歌，向大山深处走去。他们的背影渐渐模糊，与巍
峨的太行山融为一体，化作永恒的风景。

这次采风，红旗渠给予我的不仅是视觉的震
撼，更是心灵的洗礼。红旗渠提醒我们，面对困难
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要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
坚持的价值。

愿红旗渠的水长流，红旗渠的精神代代相传。

红旗渠的红旗渠的水长流水长流
□张新文

夫人已退休在家，每日尽力操持家
务，悉心照料年幼的孙女，我和儿子儿媳
可以安心上班，日子过得倒也井然有序。

去年初，夫人单位组织体检，报告显
示有些问题，夫人的情绪难免焦虑起来。
慎重起见，赶紧跑了两个医院，做了进一
步检查。医生检查后确认了问题的风险，
建议手术处理。犹豫了一阵，最后我们商
议，听从医生的意见。夫人简单安排了一
些家事，就由我陪着去住院动手术了。

住院本身倒也没几天，但是术后的康
复期比较长，医嘱明确，一个月内基本静
养，适当运动，三个月内不可操劳和用力
提重物。

家中原有的生活节奏和秩序，一下子
被打乱了。

之前，家中老母也曾因骨折住院，但
因不与我同住，术后康复期请了人看护，
并由我妹妹协助护理，于我而言，只是时
不时去探望关心一下，没感觉生活有多大
的变化。

这次夫人住院，是家中操劳的主力躺
下了，真是不一样，因为老黄牛一样的夫
人平时几乎包揽了家里的大小事务，使我
在一段时间里成了甩手掌柜，好久不操持
家务了，临时管起家中事宜，有点忙乱。

我和儿子儿媳还需要上班，只得和夫
人商量着，请她乡下的姐姐援助，周一到
周五，我们上班前她过来，我们下班时走，
负责白天看护小孙女，兼顾一下夫人。晚
间，小孙女交还给儿子儿媳照料。

而我，一下子多担不少事，生活“丰
富”起来了，买、汰、烧一项也不能马虎。
我好久没做饭了，煮饭要放多少水，电饭
煲要如何设置，油盐酱醋各在哪个罐罐
里，都搞得我蒙圈了，只能边问夫人边操
作。至于菜烧得是咸是淡，好不好吃，只

能慢慢调整。每日的换洗衣服也不少，我
连洗衣液要倒入洗衣机的哪个格子都不
知道，如何设定操作也一概不知，现在只
能从头学习。当然，照顾好夫人更为重
要。出院一回家，我就和她约定了，凡事
只需要她动嘴，不许她动手。后期让她在
家中适当运动，陪小孙女讲故事玩积木，
做好我的家务指导员。

我的生活节奏一下子“紧凑”起来。6
点左右起床，洗漱完毕，外出买菜，做好早
餐，夫人姐妹两个和小孙女的午餐也必须
准备好，所以我用电饭煲定时焖好午饭，
并赶在上班前烹制好午饭的菜肴，最后整
理好厨房后上班。下班后，回家第一时间
做好晚饭烧好菜，等加班晚归的儿子最后
一个吃好晚饭，就到了我的“收摊”时间，
洗碗筷洗锅盘，擦灶台擦餐桌，打扫厨房
倒垃圾……

由于去年夏季持续酷热少雨，给家中
的花草浇水又成了我的晚饭后必修课。
等太阳落山气温有所下降后，在水龙头上
接上水管，就可给小院里的花花草草们浇
水续命了。浇水本身倒也不难，但是浇水
之时，躲在草丛中伺机而动的蚊子毫不客
气地发起了攻击，每次浇完水，除了一身
的汗水，我腿脚和手臂之上总是叮满了蚊
子包。

晚间若还有空闲，就逗小孙女玩一会
儿，或者帮着收拾归整一下孩子的玩具和
书籍。再晚些，就是协助夫人洗漱。等家
人和我自己都洗漱完毕，已是九点多了。
洗衣服是一天的最后工作，尽管现在用的
是全自动洗衣机，只要边休息边等着它自
动完成工作，及时把衣服晾出来即可。但
是，有些时候，躺着休息一会儿，就不自觉
地睡着了，直到半夜惊醒，方才想起衣服
还在洗衣机里，赶紧起来晾晒。

男人和女人，天生就是不同的“物
种”，论家务，基本就是女人指导到了，男
人眼睛到了，心或许到了，但是手就是
到不了。比如做菜，夫人提醒要少放盐
巴清淡点，我自觉已控制放盐的量，但
依然被嫌菜咸了。比如收纳物品，夫人
关照哪个物件放东，哪个物件放西，自
己感觉都按要求归置收纳了，但是再要
用时，往往又找不到了。再比如晾晒衣
服，夫人要求晾衣服时就要考虑衣服的
平整度，要拽平了晾，但是自己感觉衣服
用衣架支起来，自然会下垂平整，结果衣
服收下来时，夫人看到皱巴巴的，总会批
评我。

三个月，平时感觉不到它的漫长，可
是夫人术后康复这三个月，对于我来说，
确实感觉过得有些慢，特别是开头的半个
月。夫人自己也常常念叨，感觉过了好久
了，结果才没几日。她在焦虑中盼着自己
能够早日痊愈，回归到原来的状态。

所幸，术后一个月的复诊，医生判断
夫人休养得不错，康复情况良好。术后三
个月的复诊，医生确定她已痊愈。

这段时间，身为上班族的我感受到了
夫人平时常说的：你们觉得我退休了开心
了，其实我比你们上班的都累。是啊，夫
人伤筋动骨一百天，我替换角色操持家
务，亲历了才知道，家成为全家老小的温
暖港湾，是因为有人为它付出为它操劳。
在发生伤病等特殊情况下，家人更是需要
相互扶持、安慰和陪伴。我希望我的孩子
们也能有我一样的感受。

我的家庭现在回到井然有序的生活
轨道上了。我在心里默念：愿我的家人们
都身体健康，不再因病痛而焦虑，不再为
生活的变故而忙乱。

健康是福！

生命脉络 □□姚建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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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风骨里江南风骨里的一道光的一道光
□金晓琴道明先生道明先生

□汪放

““煮夫煮夫””日记日记
□尤晓

我的港

岸线延展，这大地的边框，
存储着水声和浪涛的纹理。

江水如梦。它继续拖着上游的帆
奔跑而下。
码头笔直指向江心，像
一种直白而恒久的信念。然后，
开始运送江水托举的一切。

货轮巨大，只有水能让它们拥有
巨大、自信。
它们吃水很深，像靠泊过所有的港口，
承载了所有的历史。
现在摆在江面，淡泊宁静。

集装箱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鲜艳。
人类打造的方形空间，实诚、稳定，
码放出这个时代的秩序。
它们代言远洋，以及钢铁的理想。

而码头深处，那枝古老的芦荻
又新叶嫩绿。
一只水鸟，每次都会经停。
它长久静止，
像这寥廓江天间一个墨色的标点。

江河谣

我们把最长的江叫长江，
把最黄的河叫黄河。
我们把这个江河奔涌的地方叫
祖国。

站在长江口，我爱滚滚而下的诗句
如爱这江河奔涌的祖国。
该如何向你叙述：
台风与江堤的拥抱和对峙，
海与雪峰遥远的应和。
谁最终接住了5000多米的落差，
收纳支流万千。

站在黄河口，
我静听脚下沙沙生长的土地，
看日出沧海日落黄河。
月明星稀，白鹳肃立。群鸟苏醒，
那些大大小小的喙啄破天幕，释放的霞光
铺天盖地，有战栗之美，
刹那间，荻花汹涌——
你看它们，就这样披头散发白了头，
你看我，就这样泪流满面白了头。

我的港我的港，，我的江我的江
□龚金明


